[bookmark: _GoBack]与柳无非先生的通信
任星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我主持着北厍镇文学社内刊《玄鹤》的编辑工作。
那时，我刚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只是个对文学有点兴趣的文青，尚处在茫然无绪的阶段，对于文史，更是一窍不通。
学生时代，在语文课上，学到柳亚子与毛泽东的诗词唱和，对家乡出了这么一个大诗人，觉得很是自豪。毕业分到北厍中学，才知道柳亚子竟是我们北厍的大胜人，真是太大的意外收获，立即请了一位家是大胜的同事陪同，骑了车去看看柳亚子的故居，可惜，啥也看不到，感叹沧海桑田并不象想象的那么遥远和漫长，时间之手轻轻一抹，人间早已变换了模样，只有那座胜秀桥默默守在村口，无言地诉说着，如今，连胜秀桥也整体移至吴江烈士陵园（原张应春烈士墓）了。
带着遗憾回去，心里却滋生了一个想法，说是好高骛远也好，年少无知也好，我要研究柳亚子，让家乡的人和更多的人了解柳亚子，传承和弘扬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精神。
于是，在《玄鹤》上开了“南社和柳亚子研究”的栏目，并尝试着写了一些我以为的研究文字。
那个时候，我自己手头上的资料少得可怜，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同样捉襟见肘，远不是现在的丰富性能同日而语的，再说，如何开展研究也有点雾路里摇船，就想，能不能从柳氏的亲属那儿得到一些帮助。
恰好，那个同事说，他知道柳无非先生在全国政协工作，但是，他又说，听传闻，因为解放后，特别是反右和文革时期，柳氏的祖居和祖坟都被处理掉了，柳氏亲属和后人对北厍是很反感的，怕很难得到柳无非先生的帮助。
年轻的好处是不怕碰壁，我想管它呢，我写封信再说吧，有回信最好，没回信也无所谓，况且，我要做的工作，对柳无非先生来说，至少不是一件坏事，还是有可能有回信的，也一定会对我有帮助的。
信寄出去不久，就收到了回信，我前后一共写了三封信，柳无非先生回了三封信，从信末的日期上能看得出，那一阶段联系是比较频繁的，我信上写了些什么，时间太长，已记不得了，从柳无非先生的回信中能大概看出一些。只是自己的学养底子太差，尚处在学习和积累时期，那个时候真的不具备进行柳亚子研究的能力，又怕自己的无知之举给柳无非先生太多的打扰和麻烦，就不再继续写信，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几句题外话：
写第一封信时，在称呼上踌躇良久，虽是家乡人，但我是晚辈，后来读到一篇文章，恍然明白，先生可能是最好的称呼，于是，我就用无非先生作为称呼语。
柳无非回信用的信封，是普通信封，其中一封是用旧信封拆开后重新做的，让我深为感慨，单位里有的是信封，但她却用自己的信封，于一件小事中就能看出一种精神。
每信必回也让我看到了柳无非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后学晚辈的认真精神，从中我学到了很多。
回看这些信，已是二十五年过去，柳无非先生也已过世多年，谨表示最真挚的怀念！
附：柳无非先生的一封回信

任星火同志：
来信收到，知你近年来从事柳亚子研究，很高兴，所徇几点，现作复如下：
1930年夏我在上海大同大学文预科毕业，是年秋赴美求学，先父写了一首白话诗以赠，这是他的首次尝试。
柳亚子与毛主席初次见面是1926年5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至于具体时间，则不清楚，查阅《柳亚子年谱》及《自传。年谱。日记》等均未见记载，据我猜测，可能是在5月中旬，因为《柳亚子年谱》第74页有如下几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顿党务案及蒋介石所提修改办法（17日）……”，最好能查找那次会议召开的日期。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与柳亚子晤谈数次，并有书信往还，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重庆，30日即邀柳亚子至曾家岩办事处晤谈，柳赋诗以赠，有“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句，9月6日毛主席偕周恩来、王若飞访柳亚子于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寓所，柳亚子向毛主席索长征诗，毛主席以旧作《沁园春·雪》为赠，后来柳亚子写和词一首。10月2日柳亚子应毛主席之邀，至红岩嘴办事处晤谈，归后赋诗二律，有句云：“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毛主席于10月4日写信给柳亚子，询问柳夫人病情（患盲肠炎动手术）兼及国事，柳亚子诗中有“驰笺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句。10月25日柳诗（柳亚子诗）尹画（尹瘦石画）联展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新华日报》出“柳诗尹画联展特刊”，毛主席为之题字。
抗战期间我一直在上海，未随先父去内地，上述他和毛主席在重庆时交往情况，是从有关资料中找得，或许你已有所知。
顺祝
新春安好！
柳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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